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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真的阴下来时，伟杰才真
的相信，暴雨要来了。下午四五
点，本该是阳光普照，鸟儿飞翔，天
却黑了下来，如无月的深夜，路上
的车都已打开了夜灯，愈发显得天
色黑暗，刚刚还叽叽喳喳叫着的鸟
儿也不见了影踪。

伟杰发动车向防汛点驶去，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
要怕……”，郑智化的《水手》很是
应景地传来。一路上狂风呼啸，路
边的柳树在风中肆意摇摆，一改平
日窈窕淑女的优雅，尽情释放着豪
情，地上的落叶借着风势飞到空中
狂舞，为即将到来的暴雨摇旗呐
喊。

伟杰的心情有些急躁，他想在
雨落下来之前到达防汛点。

“雨情就是命令，闻汛而动。”
豆大的雨滴啪啪地砸向车窗时，伟
杰已到达点位和同事们会合。这
时，一道闪电划过长空，把黑幕一
样的天空撕开一道缝隙，天渐渐明
亮起来。

伟杰召集同事做了战前动员，
强调了应注意的几个细节，安排同
事们轮流监守。

去年雨季，每次下雨，这里必
积水。汛期过后，有关部门召开专

题会议，制定科学方案，筹措资金，
完善了泵站设施，到了检验效果的
时候了。

雨渐渐大起来，雨滴砸向地
面，在水洼处形成一朵朵气泡，像
极了盛开的荷花，随着水流游走，
消失在伟杰的视线里，涵洞桥下始
终没有形成积水。

看着水流畅通地流入下水管
道，伟杰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下
来——积水点的治理效果明显。

蓦然间，伟杰的脑海中出现了
另一个画面。

豫西南的一个县城里，伟杰家
住在县城古城门南，小时候的他和
奶奶一起生活在那里。那时家境
并不富裕，住的房子是土打墙，青
石跟脚（当地对房子地基的叫法）
只有两层，大约20厘米，以上都是
土墙，时间长了，房屋外墙风化脱
落，墙体坑坑洼洼。奶奶最怕过
夏，夏天雨水多、雨量大，路上的杂
物顺水而下，容易堵塞下水道口。
伟杰家房子西头有一个排水口，那
是周围这一片民房唯一的排水
口。如果积水，土墙长时间被浸
泡，有房倒屋塌的危险。

每到五月中旬，奶奶便带着伟
杰把排水口和明沟里的杂物清理

干净，防患于未然。
蜻蜓低飞，大雨来临。孩子们

在广场上扑捉蜻蜓玩得不亦乐乎
时，奶奶开始准备防雨的用具。大
雨来临时，奶奶更是绷紧神经，严
阵以待，隔一段时间就到屋外查看
一番，随时清理杂物，保障排水畅
通。有时下大雨不用去上学，伟杰
就主动请缨出去巡查。奶奶常对
伟杰说：周围住土打墙房子的人家
不少，我们住的离下水道口近，就
要多去看看，保护自己和近邻。

奶奶的谆谆教导伴随着伟
杰长大，她在没膝的水中打捞杂
物的画面永远定格在伟杰的脑
海中……

儿时防汛是为保自己家和邻
居的安全，现在，伟杰做的一切关
乎更多人的安全，他深感肩上责任
重大。

雨，连着白天和黑夜，伟杰和
他的同事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雨渐渐停
了，路上的行人多了起来，黎明的
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一道彩虹挂
在天空，碧空如洗，阳光穿透云层
柔和地照在身上，真是个好天气！

雨思
◎卫宗杰（河南平顶山）

一个朋友，多年来对当年高考
时的一道英语题耿耿于怀，考场
上，他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答案，
最后硬着头皮写了一个，没有蒙
对。也是那么巧，他以两分之差和
一本线擦肩而过。他一直说：“要
是那道题做对了该多好，说不定就
不会吃那么多的苦了。”后来，他报
考了一所农业学院，学园林设计，
毕业后和同学一起去佛山创业，开
办了一家苗圃。

经过不懈努力，他的苗圃扩大
了二十倍，他也渐渐成了当地苗
圃种植大军中的佼佼者。当然，
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最忙的
日子，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一心
扑到苗圃上，人也因劳累变得又
黑又瘦，好在，他坚持下来了，渐
渐得心应手，并且对这行越来越
喜爱。

但那道错题始终是他心中的
意难平，再次提到时，有朋友开导
他，如果不是错的那道题，生活可

能是另一番样子，也许轻松如意，
也许光彩照人，也许还不如现在
这般成功呢。生活有无数种可
能，谁也无法肯定另一种生活就
比现在更好，过好当下才是最美
的。

这席话让朋友醍醐灌顶，想到
现在的自己，生活事业一帆风顺，
错的那道题，应该是错得刚刚好
吧。他从此释怀，对那道错题闭口
不谈了。

另外一个朋友，个子不高，长
相普通，所以一直想读个好学校让
自己身上多些光环，但命运跟他开
了个玩笑，高考那年，本有冲击重
点本科实力的他却发挥失常，只能
上二本学校，他想复读，可家里已
经负担不起了。到大学后，他特别
消极，一度精神颓废，一个女孩子
时常安慰他、开导他，他渐渐走出
阴霾，变得阳光、积极、快乐，毕业
后成功考研。后来，他和那个女孩
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两个人相

伴相携，开办了好几家公司，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朋友一直在想，错
的那些题，或许就是为了让他遇见
妻子吧。如果那年高考他取得不
错的成绩，读的肯定是另一所学
校，与妻子应该也不可能有交集。
遇见的她，或许学历更高，或许更
漂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定
没有现在的妻子更合适。

总有一些错，就是错的刚刚
好。错的那道题，那些题，或许就
是为了让你遇见对的人，遇见对的
事，甚至对的人生。一切都是最好
的安排，错了就错了，没有什么好
遗憾的，也没有好后悔的，做好当
下，不负当下，享受当下，才是应有
的态度。走在人生的路上，慢慢就
会发现，周围或许有无数赏心悦目
的风景，但喜欢的才是最美的；或
许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合适的才是
最好的。

愿我们都可以对自己说一声：
嘿，挺好的，一切都是刚刚好。

错的刚刚好
◎刘希（湖南常德）

在我的记忆中，奶奶似乎
从来就没有清晰过。翻过尘封
的回忆，支离破碎的记忆中，奶
奶留给我的只有始终如一的笑
容和那把改装过的椅子。

疾病所致，奶奶腿脚不好，
还没法说话。她常常坐在那把
四腿装了小轮子的椅子上，或
倚着椅子背推着椅子往前走，
只有爷爷能够听懂奶奶含混的
哼唧声是啥意思。

我讨厌奶奶，说不清是为
什么。奶奶看见我总笑，我总
在别人不注意时瞪她。她丝毫
不在意，还是那么微笑着，额头
与眼角的皱纹仿佛更深了些。

在那无忧无虑的童年里，
我是淘气的。我常常恶作剧，
这里赶得鸡乱跑，那里追得狗
跳墙。当然，我捉弄最多的还
是奶奶。

那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我
独自在土院里玩，喂爷爷的
猪。鸡都被我赶散了，院门口
聚了几只探头探脑不敢进院，
狗夹着尾巴在院墙上欲下又不
敢下。奶奶在爷爷的搀扶下找
邻居散心去了，爸爸也去了。

我 玩 厌 了 ，独 自 跑 进 堂
屋。桌上摆了一堆药瓶，全是
奶奶的。我就用药瓶子搭台
子、垒宝塔。桌子上放着半杯
水，我的鬼点子忽地冒了出来：
把药倒进去，一定很好玩。

于是，我把准备放到“宝
塔”最高层的一个药瓶子放在
桌子上。

我左拧右拧，怎么也打不
开瓶盖。我来气了，去西屋搬
来爷爷的工具箱，翻出一把锤
子，照着瓶盖子一敲……药瓶
裂开了。我扔掉锤子，把里面
的药片一股脑倒进了杯子里，
然后，又把药瓶塞进柴堆藏了
起来。

奶奶回来了，我朝她诡异
一笑，跑到了院子里。堂屋传
出奶奶的哼唧声，我藏在香椿
树后，看着爷爷哭笑不得地扶
着奶奶出来，后边跟着脸色十
分难看的爸爸，奶奶脸上依然
笑着。

奶奶离开这个世界七八年
了，我对她的记忆却愈加清
晰。七八年前的我，还没有理
解死亡和爱。

记忆中的奶奶
◎武钰轩（河南平顶山）


